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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莞屏听得明白。他在想大公
口中吐出的“通晓”两字：自己还未
曾经历，虽然这种事会无师自通。
他从来不曾像挨近大公一样接近
过任何一个女人，而大公的簇拥，

又像记忆中的奶娘和母亲。不同的
是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不再需
要寻觅丰腴之地了。他脸颊灼烫，
再次低头看那叠洋文。

大公离开了，消失在书房的
另一端。那儿有一个小门，通向一
间卧室。她该不会独自歇息吧？半
个钟头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归来。

一阵倦意袭来，舒莞屏不知怎么
睡着了。醒来时看到身上搭了大
公的披风，而大公正在一旁看书，
手里是一支笔。她见他起身，说：
“对不起，我回得晚了。公子该休
息了，明天接续。”

第二天，舒莞屏九时起床，独

自早餐。憨儿过来说了一件事：冷
大人来了，整个上午都和大公密
谈。“大公昨夜睡得很晚。”舒莞屏
说。憨儿说大公无论睡多晚，早晨
都不会起得太迟，除非是身体欠
安。他有些痛惜。原以为下午大公
会唤自己去书房，等到很晚仍无
声息。像前天一样，他晚餐路过书

房，发现里面燃起了烛光。
同样是夜里九时，大公叩响

了他的门。这一次她迈入卧室，看
看四周，说：“该有一盆绿植。这屋
里有一股气味，尽管并不难闻。”

“什么气味？”他有些忐忑。“哦，自
然是你的体息了，我说过，你就像
一只小羊，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皮
毛散发出来。”她说的时候未有一

丝玩笑的样子，只瞥了一眼放在
旁边的柳条箱包。

这晚要看一叠日文资料。万
玉大公说：“可能会变天的，有些
闷。每逢这个时候，身上的旧伤就
会提醒我。”她的手在左胸那儿揉
按。他这才想起她是一个受过重
伤、一度生命垂危的人。他的目光

随着她的手指移动，看到了敞开的
衣领下，那一小片烛光映红的肌
肤。他转开眸子，慌促的神色惹得
大公发笑。“我的公子，你就像一
个大孩子。在大公这里尽可随
意。”她打开窗户，说：“雨到下半

夜才下得起来。”
他读那些文书，一边用笔画

出重要段落。有些内容涉及日德
关系，而且大多围绕半岛利益。他
惊讶地发现，日德双方都有些咄咄
逼人，似乎不把半岛主人放在眼
里。他由半岛想起了一头很大的
海中动物，潮汐将它送到沙岸，奄

奄一息，任人割剔，再加上风雨剥
蚀，最后只剩下一副硕大的骨架。
他当然想到了海胆岛上那具巨大
的鲸骨。

大公在一旁打理什么，翻弄
一个很大的皮夹，里面有一些纸
页。她专注的时候目不转睛，但这
样的情形并不太长。她的一只手

按住左胸，一只手握笔。停息时，
她的肩部用力抵住椅背。这一切舒
莞屏都看在眼里。天更热了，这是
一场豪雨的前兆。他盼着电光隆
隆，而后是倾泻而下的水柱，气压
改变，折磨人的憋闷就会好一些。

他到窗前看了，黑得厉害。没

有一颗星，夜气充满水分，所有水
汊河道以及沼泽的腐臭都在发散，
窗子不宜打开。闷热和说不出的
压抑充斥每一个角落，他仿佛感到

自己的左胸也在隐痛。这是心的

部位。他按压那个地方，再次感觉
这是真实的。他大口呼吸，这才好
了一些。室内的烛光、书籍和所有
的一切，包括盆花绿植与阵阵茶饮
的气息，它们合在一起抵抗这无边
的沉闷，从无法言喻的闷闭的泥淖

中挣扎出来。

五

午夜来临。那场豪雨只是逼
近，还远远不到倾泻的时刻。谁都
不知何时才有痛快淋漓的浇泼。
等待变成了煎熬，这在舒莞屏是从
未有过的。因为近在咫尺正有难
耐的隐痛，它正悉数传递和反射到
自己身上。那伤处离一颗心近而
又近，她当年被深深击中，能够活

下来真是幸运；当然，这就更加显
示出那场援救的恩重。

万玉大公终于不能以频频的
抵背和按压来缓解，而是站立走
动，捶打，然后坐一小会儿。舒莞
屏忍不住说道：“大公，您还是回
去歇息吧，我自己在这里，离开时

会熄灭烛火。”她摇头：“不，这样
的天气总是如此，不过这次比以往
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应对它的最
好办法就是伏案做事，就是忙碌。
我如果这会儿躺在床上，就要大
仰着喘息，像一条将死的鱼，那更
可怜。放心吧公子，你陪我一会
儿，大雨下来就立刻好了。”

凌晨一时，依旧是浓浓的闷
湿和压抑。窗外连一丝闪电都没

有。舒莞屏看到大公的后背抵住椅
子棱角，一动不动。她在咬紧牙
关。她站起，掷笔，头也不回地消
失在书房一端。他一人留在案前，
很难读下去。半个钟头过去，大公
仍未归来。他不再像前一晚那样等

下去，而是起身往那个角落走去。
轻轻叩门，加大力气。终于听到了
一声回应，很弱。他推开门，这才
发现有一条短廊连接一扇小门。那
是大公的卧室。

他进入卧室，大公并未起身。
是的，她仰躺在一张很大的床上，
正大口呼吸，脸色惨白。她的薄衫

因为憋闷不得不敞开一些，双手抚
在胸前。舒莞屏上前一步，犹豫
着，退开。大公微微侧身，将衣衫
掩了一下，伏在床上。舒莞屏在她
的左背那儿揉动，未敢用力。“谢
谢公子。啊，是的，你可着力些。”

大公一直伏身，椎骨的微小
弓曲和每一个关节，都被十指一一

触动。它们在柔韧紧实的肌肤下边
叹息，发出一种娇弱的声音。主人
跃上坐骑的那会儿，它们是完全不
同的，那时就像拉紧的一张弓那样
强劲，与飞驰的战马绷为一体。此
刻它们松缓下来，是休憩和闲置的
时刻，经历了无尽的磨损和挤压之

后，正期待一场缓慢的修复和滋
养。大公的满意与感激溶解在无
声的卧伏中，直到很久，直到不再
继续支撑下去。她重新采取了仰

姿。 （未完待续）

南归雁在主持。他心急火燎地打了几次手势，
南都没注意他，兴趣完全倾注在一个演讲得嘴角堆
满白沫者身上不能自拔了。他终于忍不住闯进了会
场。那个嘴角溢白者甚至还站起来舞动双臂，在大
屏幕上挥斥方遒、指点江山，表情和手势夸张得酷
似演戏。内容好像与文化旅游产业有关。安北斗急
忙给南归雁耳语了几句。南归雁澎湃的情绪，似乎
受到致命一击，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只低声道：

“回头说。”他就出去了。
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才发现，今天镇上是有点

要大操大办什么喜事的意思。伙房里不仅杀了五六
只鸡，而且还从鱼塘买了鲤鱼、鳝鱼、甲鱼。山里人
平常都吃腊肉，今天案子上却摆着新鲜猪屁股，说
明为这事还杀了猪。大厨和帮厨也增加了好几个，
都是北斗镇平常办红白喜事有名的那几位。他就问
管伙的老曹：“都来了些啥人，还这大阵仗？”老曹说

都是从大地方请来的，要搞啥子“点亮工程”，吸引
人来旅游呢。
“点亮工程？”
他看从老曹那里问不出道道来，就把上厕所的

朱武干跟上，问开啥会。朱武干也很是有些激动地
说：“南书记这回可能要给咱挃大活了！规划要把整
个北斗镇的七座山都点亮。还要搞一台大晚会，把

人都吸引来，再靠民宿、农家乐带动经济发展呢。刚
那个说得唾沫星子直溅的胖子画家，说还可以搞一
个啥子书画小镇哩。”

他一愣说：“邻县不是有把山城全点亮的，也没
吸引来多少游客呀？”

朱武干说：“这些专家说咱们这儿不一样，有文
化底蕴，可以在七星山上大做文章。来的还有几个
作家，可能谝了，说得南书记都激动得坐不住了。尤

其是来搞晚会的导演、策划啥的，说就叫《印象北斗
镇》，要弄成天上人间浑然一体的啥子‘天人合一印

象秀’呢。”
“南书记认可了？”
“我看挺上心的。不上心也不会请来这多名人，

花这么多钱。看来书记是要有大动作了。你也去听
听，这些人嘴能说得很！”朱武干尿都没抖净，就又
一路小跑着进会场去了。

他本来就为温如风的事心生挠搅，又听说要点

亮七星山，就更是心乱如杵捣了。他跟邻近几个县
的天文爱好者都有交流，大家公认北斗镇是方圆几
百公里最好的观测点。首先是夜静。天文观测最重
要的是地面不要有亮光，并且越暗越好。在北斗镇
无论走到哪里，天空都纯净得像蓝色画布，多数时
候甚至连一丝白云都没有。尤其是晚上，底色仍是
泛着深蓝，星星和月亮，甚至像是谁安装上去的一
样，都显得有些不真实了。作为天文爱好者，这是他

半夜睡觉都能笑醒的事。听说“点亮工程”把有的地
方，已折腾得山上走兽虫鸟四处逃窜，再也听不到
百鸟朝凤的日噪夜鸣了。制造出来的，只是“鬼火森
森，蓝焰如磷”。

他知道南归雁自上任那日起就在想大招，想
“弯道超车”，彻底改变北斗镇落伍的面貌，没想到
想的竟是这一招。他从窗户看见，那个胖子画家还

没说尽兴，一个戴着深度“二饼”眼镜的瘦子作家就
在跟他抢话筒，好像他们已完全掌握了北斗镇经济
文化发展的秘籍，唯恐建言献策不及了。

好不容易等到吃饭时，南归雁给各位专家敬
酒三巡后，才起身到外面找他说事。他已整整等了
书记五个小时。本来是说温如风的事。这阵儿，他
甚至觉得“点亮工程”已超过温如风事件的危害性
了。但他还是从温如风说起：“老温有可能进京，

并扬言要到警察总部去告何黑脸！”南归雁问告诉
何首魁了没有。他说没有，按规矩得先汇报给自己
的领导。

南归雁对何首魁一直有意见，包括今天这个论
证会，也是请了他的。但何首魁话很生硬，说除了社
会治安一类的事，一般不要叫派出所来，然后就把
电话挂了。南归雁说：“你直接去给他汇报，就把温
的原话转达给他，不信他不怕公安部找他的麻烦。

照说偷树和打人都是刑事案件，他不好好破案，把
我们搅到里边脱不了身。我一个镇书记，到底是抓
经济建设，还是去抓破案、看守温如风？必须让他们
派出所行动起来，要不然，还能让一个温如风拖垮
一个镇不成？温如风的事我也在反复了解调查，派
出所不上不行么。”说完南归雁又要去陪客人，被安
北斗叫住了：“南……南书记！”

“还有啥事？”
“我听说……你要把北斗镇的七座山……都点

亮？”
“啊，手笔大吧？不仅要点亮七座山，而且还要

用缆车把七座山连起来，以阳山冠为背景，搞一台
《印象北斗镇》大型晚会，常年演出。你不是喜欢观
测天文吗？有专家建议，直接造一个月球，成为悬浮
在空中的游乐场。这样不就可以大量吸引游客，发

展民宿、农家乐，并且带动各种土特产销售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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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培卿耐心地为初平阳翻了
十二本，累得直喘粗气，重新坐正
到藤椅上时，开始抱怨出版社有
眼无珠。他已经从最初的三联、商
务和人文社的范围拓展开去，只
要是口碑好的出版社，哪怕是一
家省级的，他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版税也可以商量，不必非要达到
百分之十二，百分之十一、百分之
十也可以嘛；退一万步说，如果出
版社真能慧眼识珠，看到它的价
值，一次性稿费付清也不是就一定
不行，但是，可但是，但可是———
“我绝对不接受自费出版，也

不接受作者包销，”易培卿相当严
肃地戴上眼镜又拿下，“这是对我
的侮辱。不是对我易培卿的侮辱，
而是对《群芳谱》的侮辱。学术界
和文学界早晚会发现它的价值！
除了《红楼梦》，我还没有看到哪
本书像我这本一样，写出了那么
多鲜活的女性形象。”他的后背离

开藤椅，把花白的脑袋伸到初平
阳面前，“我想尽快把它出出来，

我还有一部书要写。”
这倒出乎初平阳意料。还以

为他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地写了

本书，现在竟列出了自觉的写作计
划。他明白易培卿的意思，主动承
诺回到北京后跟出版界的朋友联
系，看能不能“保质保量”地把《群
芳谱》给出版了。长辈们有求于人
经常是这样，说一半留一半，你得
把头脑放灵光点儿，主动请缨，搞
得像你求着他给你一个表现的机

会。易培卿对初平阳的回答很满
意，他拍着他的肩膀说：“平阳，伯
伯看着你长大的。你真是长大
了。”初平阳笑笑，感谢长辈们的
关爱。他对他的下一部书有些好
奇：“易伯伯，您是说，还要写《群
芳谱 2》？”
“只有准备不足的作家才那

么干。我要写《花街传》，大纲我都
拉好了，初步规划六十万字，分三
卷。”

初平阳抽了一口气，六十万
字，全写在八百字一页的稿纸上，
放在屋里得占多大的地方啊。
“平阳，在你们文学界，大器

晚成的作家都多大成名的？”
“易伯伯，我在界外。不过就我

所知，苏老泉成名就晚，就是苏轼
他爹。葡萄牙有个大作家叫若泽·
萨拉马戈，六十岁才成名，又过了
十六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易培卿揪着下巴上一根没有

剃干净的白胡子，缓慢地点头：
“七十六岁。嗯，嗯，还来得及。”

易长安的母亲突然喊：“培
卿！易培卿！”易培卿和那只猫同
时竖起耳朵。

初平阳看见门楼外的夕阳光
线中站着几个人。隔壁的纪念馆
依然叮叮当当在响，脚手架上有
人在喊，地上的工人在接应，还有
人齐声喊着嗨哟嗨哟的号子：工人

为赶工在加班。因为聊天，作为背
景的劳作之声经常被他们忽略，现

在每一点声音都很清晰，仿佛纪
念馆已经提前把他们的院子囊括
进去了。易培卿瞥一眼门楼外，把

后背靠在藤椅上，坐得更深了，跷
起二郎腿开始看稿子。初平阳慢
慢站起来，他想，站在中间偏左的
那个留着披肩鬈发的女人这么眼
熟。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显然也
看见了他，先把手对他举起来，然
后才犹豫但又热烈地叫出他的名
字：

“你是，初———平阳！”
初平阳看见她下巴上的那颗

黑痣，大小和位置都对，确认自己
的判断没错。“齐苏红！吕冬呢？”

他们俩的热情招呼让气氛有
所缓和。初平阳走到门楼前，易长
安的母亲也不再像刚才那样死死

地把住大门。五个人，四男一女。
齐苏红向站在中间靠前的秃顶男
人说：“鲁局，这就是大才子初平
阳，原来在师范大学教书，现在是
北大的博士。”

姓鲁的秃顶男人是市文化局
的副局长，一张嘴露出一口黑牙，
他的笑声里都有一股浓重的中华

烟的味道。初平阳搞不清一个地
级市的文化局副局长是副处还是
副厅级别，但局长的笑声之爽朗
和开阔，完全是副部级以上干部
才有的高屋建瓴。初平阳觉得如
果不看他的头脸和牙齿，此人可
以给《西游记》电视剧里的佛祖如

来配音。如果这种宽洪的笑声并
非与生俱来，或者只是代表身份

的假声，那更能说明此人极具表
演才华，适合做配音演员。鲁局长
握着初平阳的手说：
“久仰大名，果然后生可畏。

淮海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
了！”

他的手肉肉的，厚实得像长
老了的大丝瓜。初平阳握一下赶

紧松开。另外的三个男人分别是
城建局的房主任、文化局的顾科

长、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宣传干事
小刘。初平阳被迫和他们一一握
手。最后，鲁局长说：“小齐，你得

向咱们北京来的领导自我介绍一
下啊。我代劳吧。初博士，这是咱
们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齐副主任，
省里的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别
看只是个管委会，级别可不低
啊。”

初平阳说：“齐主任。”
“平阳，自家人就别搞那一套

了。”齐苏红说，“过会儿再说吕
冬。现在领导下来现场办公，为易
家拆迁的事。”

易培卿坐在藤椅里头也不
抬，说：“国家总理来了也不好使。
两个字：免谈。”

鲁局长、房主任、齐主任走进

院子，宣传干事小刘和文化局的顾
科长走在后面。顾科长绕过小刘
走到初平阳边上，说：“初博士，还
记得我吧？给你打过电话，约你写
翠宝宝的文章。”原来是那个顾科
长，怪不得一听他说话就有想把他
舌头捋直了的冲动。你可以说不
好普通话，但也没必要把普通话说

得这么难听啊。
鲁局长坐到初平阳的椅子

上，给对面的易培卿递上一根中华
烟。易培卿摆摆手，戒了。鲁局长
又高屋建瓴地笑了，说：“这烟不
是假的，放心抽。就当给老弟我一
个面子。”易培卿接过了，顾科长

要上去给易培卿点火，鲁局长一挥
手，亲自点。“还有牛栏山二锅头

啊。这酒好，我也爱喝。要我说，二
锅头未必就没有茅台好喝。”

易培卿说：“那好啊，我用二
锅头跟你换茅台。”
“没问题，一句话。”鲁局长

说，斜靠着椅背，一点都不像谈公
事的样子，“我那点工资，一年也
就能喝上两三瓶茅台，以后它们

全归你了。”
（未完待续）


